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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识的确定性”也就是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稳定性。笛卡尔从“普遍怀疑”出发剔除所有不确定的东

西，从而寻找真正具有确定性的存在。在这一过程中，笛卡尔对“知识确定性”进行了思考，他以“我

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为出发点，运用“直观”和“演绎”的方法重新构建起以理性为基础的人类知识体

系，同时他将自由意志与理性结合起来，引导个体通过理性的自我治理，获得心灵的宁静。这一目的贯

穿于其哲学的整体框架，并超越了纯粹的认识论范畴，具有深远的当代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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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ertainty of knowledge” refers to the universal necessity and stability of knowledge. Descartes 
began with “universal doubt” to eliminate all uncertainties, thereby seeking truly certain existence. 
In this process, he reflected on the “certainty of knowledge,” starting from the proposition “I think, 
therefore I am.” Using the methods of “intuition” and “deduction,” he reconstructed the edifice of 
human knowledge based on reason. Simultaneously, he combined free will with reason, guiding in-
dividuals to achieve mental tranquility through rational self-governance. This objective perme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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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tire framework of his philosophy, transcending the purely epistemological realm and carry-
ing profound contemporary rele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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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笛卡尔作为近代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哲学体系的核心目标是为人类知识寻找一个绝对可靠、不

容置疑的根基，以抵御怀疑主义的冲击并构建一个确定性的知识体系。其知识确定性理论的根基是一个

逻辑严密的层级解构：首先通过普遍怀疑这一方法论工具，清楚所有不确定的旧知识，从而发现唯一不

可怀疑的基点——“我思”；其次，从“我思”中提炼出“清楚明白”的真理标准，并确立了理性直观与

演绎作为获取确定性知识的唯一可靠方法；最后，通过理性论证上帝的存在与其非欺骗性，为“清楚明

白”标准的客观有效性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确定性提供了形而上学的终极保证。 

2. 笛卡尔知识确定性的理论根基 

笛卡尔是在经院哲学的传统下长大的，他的思想受到了经院哲学的深刻影响，但他又突破了经院哲

学的限制，他提出“知识确定性”命题是受到经院哲学所产生的虚无的影响 

2.1. 方法论起点：普遍怀疑 

笛卡尔致力于寻找一个可以用于各门学科的普遍方法，但这是十分困难的，当时存在的知识大都是

用于解决具体的问题，并且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不确定的，在笛卡尔看来知识必然是确定无疑的，

这是一个普遍存在于哲学家之间的共识。因此，他运用普遍怀疑的方法，去寻找真正的知识，从而证明

知识是具有确定性的，也推导出笛卡尔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我思故我在”[1]。 
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第一个沉思以“论可以引起怀疑的事物”为标题，试图寻找一种确

定无疑的知识。但在这一沉思中，笛卡尔对人的感官、数学知识、科学知识都产生了怀疑，并没有找到

一种确信无疑的东西。“几年之前我开始意识到，有多少谬误被年少的我当成真理，而且那些建立在这

些谬误上的东西有多么的可疑，因此我认为，如果想要在科学上建立任何坚固持久的东西，我必须，在

我生命中的某一刻，彻底铲除我已有的见解，再从根基上重新开始。”[1]这是笛卡尔所提出的寻找知识

确定性的办法。在笛卡尔看来，大部分人所拥有的知识，特别是来自于感官的知识是不确定的，这并不

意味着笛卡尔否认知识的正确性，他的普遍怀疑所针对的是知识的确定性方面。 
普遍怀疑对笛卡尔而言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是寻找确信无疑的东西。笛卡尔通过普遍

怀疑，对人的感官产生了怀疑，认为通过感官获得的知识并不是完全确定的；进而对天文学、物理学等

知识进行思考，认为它们也是不确定的，因为它们是由简单构成的复合事物，是由现存实体拼凑出来的

虚构的存在。笛卡尔与怀疑论者有根本的不同，他将怀疑作为一种手段，用于寻求真正的确定性，即使

这种方式使笛卡尔走向了普遍怀疑。普遍怀疑并不是否定一切，而是通过悬置所有可能错误的信念，迫

使思想回归到最原初、最直接的意识活动本身，从而发现那个在怀疑行为本身中都无法被怀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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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将普遍怀疑视作人的“原初生存经验”[2]，这割裂了“我思”与“我思之物”，也就造成了主体和

世界之间的对立，引发了现代哲学中难以克服的认识论困境。 

2.2. 第一原理与认知主体：“我思故我在”[1] 

通过彻底的怀疑，笛卡尔找到了知识体系的阿基米德点，即哲学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在笛

卡尔所考察的事物中，除思维以外的事物大都依赖于身体存在。当我们对身体产生怀疑，那它就不具有

确定性，也就不存在，那些依附身体存在的东西自然也不存在。但思维是同人的理性灵魂绑定的，如果

不能思维，“我”也就不存在了，因此，“我”一定是一个有思维或有理智的东西[1]，这样“我”才能

具有确定性。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笛卡尔为自己的理论寻找到的一个基

点。“我”的存在得到了证明，是一种思维的存在[3]，但究竟“我”具有什么特性还有待考察。他再次

运用普遍怀疑的方法：在笛卡尔看来具有确定性的“我”是不能由不确定的事物产生的，不确定中不可

能诞生确定，只有通过这个考验存留下来的东西才是“我”的本质。笛卡尔论证了灵魂的一般本质是思

维，“我思”与“我在”的“我”是同一个主体，一切思想活动的核心是反思的“自我”，“我思”是理

由和依据，“我在”是结果和结论，“故”则表示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2.3. 核心方法：直观与演绎 

笛卡尔通过论证获得了“我思故我在”和“清楚明白、非常分明的事物都是真的”[1]这两个知识原

理，但如何才能辨别什么是对于我清楚明白的，这需要通过理性直观和演绎这两种方法获得。“我所说

的方法，是指确定的、容易掌握的原则。凡是准确遵循这些原则的人，今后再也不会把谬误当作真理，

再也不会徒劳无功瞎干一通而消耗心智，只会逐步使其学识增长不已，从而达到真正认识心智所能认识

的一切事物。”[4] 
直观是由理性的自然之光产生的、存在于心灵之中的一种确信无疑的概念它并非感性知觉，而是“纯

净而专注的心灵”对简单事物本质或命题之间必然联系的直接、瞬间的把握。在笛卡尔看来，理性认识

比感性认识重要得多，他否定了感性认识的作用，认为感性认识所获得的知识是不确定的，本身是模糊

不清的，只有通过理性认识才能真正认识到事物的本质，获得的知识才具有确定性。这一观点本身是不

够充分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笛卡尔一直追求着知识的确定性。他将人类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清楚明白

的直观到简单概念称之为理性直观。理性直观不同于感性直观，它是一种精神活动，只存在于人的心灵

之中。其所把握的是最简单的、不可再分的“简单性质”，如数学公理、“我思”本身等。直观提供了知

识体系中最基础、最确定的“砖石”是所有可靠推理的起点。在笛卡尔这里，只有具有确定性的知识才

是真的知识，无论是理性直观还是“我思故我在”都是对知识确定性的追求，在笛卡尔看来理性直观能

够认识清楚明白的、具有确定性的简单观念，“我思故我在”则是寻找到最不可怀疑的存在“我思”，他

的这些观念对后世寻找知识确定性有作用。 
笛卡尔面对着形而上学体系根基动摇的情况，他试图寻找一种确信无疑的存在来重新构建人类知识

体系。他发现只要初始原理正确，就能演绎出其他的原理，也就能从初始原理出发构建出一个新的知识

体系。这就是演绎的本质：从已经确知的前提出发，通过一系列逻辑上必然的推理步骤，得出结论。笛

卡尔提出了四条方法论原则：第一条，“绝不接受我没有确定为‘真’的东西。”[5]即对一切事物进行

考察，剔除个人的偏见、主观性判断，只有真正确定为真时才能将其作为真的接受，否则就要保持怀疑

的态度，第二条，“把每一个考察的难题分析为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适当的、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

[5]笛卡尔认为复杂事物可以由多个简单事物复合而成，在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中，物理学、天文学就是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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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知识，它能由现存实体拼凑出来，在解决问题时要按照不同的要求把问题细分为多个部分，直到事情

完满解决。第三条，“按照顺序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地上升到对复杂对象的认

识。”[5]主张从认识简单事物逐渐上升到认识复杂事物，先易后难，将认识事物的过程进行划分，力求

准确的认识事物本身，这也是一个从分析到综合的过程，由对事物的简单认识逐步上升到对事物整体的

认识，第四条，“把一切情况普遍地加以审视，尽量完全地列举出来，使之毫无遗漏。”[5]这条原则是

对前面三条的查缺补漏，也是对知识确定性的一重保障，笛卡尔主张对事物的认识必须毫无遗漏、清楚

明白，这样才能找到真理，为人类知识体系重新奠定基础。笛卡尔的演绎是从正确的初始原理出发，通

过分析和综合，演绎出复杂事物的本质，它所得出的结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自身是清楚明白、无可置疑

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知识体系。 

2.4. 终极保证：上帝的存在与诚实性 

笛卡尔认为仅凭“我思”和“清楚明白”是不足以保证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是真实的。他引入

了上帝观念，来作为整个知识体系的客观有效性的最终担保。笛卡尔从“我思”出发，运用因果原理和

“完满性”观念，论证了上帝的存在[1]。他认为我作为一个有限的、不完满的存在者，心中却有一个“无

限、完满”的上帝观念，这个观念是不可能由我产生的，唯一充分的原因就是存在一个无限完满的上帝。

祂是全知、全能、至善、完满的。因其自身的完满性和至善，祂不会是骗子。因此，祂赋予我的理性能力

在正确使用时，必然是可靠的。 
通过上帝这个终极保证，笛卡尔完成了其知识论的闭环：我清楚分明地知觉到上帝的存在，上帝保

证我的理性能力可靠，因此我的理性清楚分明地知觉到的关于物质世界的观念都是真实的，而且外部物

质世界真实存在，其规律是确定的。这一体系的核心精神仍旧是理性主义：人类凭借内在的理性之光，

通过正确的方法，能够获得关于自我、世界的确信无疑的知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笛卡尔所运用的普

遍怀疑的彻底性依赖于一个全能的上帝观念，这就导致既需要用“清楚明白”的标准证明上帝的存在，

又需上帝保证此标准的可靠[6]。这种方法本质上仍是一种主体性的内在反思，并未真正触及人与世界原

初的、前反思的生存关联[7]。 

3. 笛卡尔知识确定性的核心标准：清楚明白 

在笛卡尔构建起确定性知识体系的宏伟工程中，“清楚明白”的观念是他所确立的核心真理标准与

内在判准。“现在我要更准确地考虑一下在我心里是否还可能有我还没有认识到的其他知识。我确实知

道了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事物，但是我不是因此也就知道了我需要具备什么，才能使我确定地知道什么事

情吗？在这个首要的认识中，只存在着有关我所认识的事物的一个清楚分明的知觉。老实说，假如万一

我认识得如此清楚、分明的事物竟是假的，那么这个知觉就不足以使我确实知道这个事物是真的。从而

我觉得我已经能够把‘凡是我们认识得非常清楚、非常分明的事物都是真的’定为一条一般原则。”([1]: 
p. 14)这是笛卡尔在《沉思录》中提出的知识的确定性原则，这成为了笛卡尔验证其结论的一个原则，只

有能被清楚明白地认识到的事物才是真的。 

3.1. 作为真理的内在标志与直观的直接性 

“清楚明白”是笛卡尔为真观念设定的一个内在的、直接的标识，指的是观念呈现给心灵时的一种

唯一的的不证自明的状态。“清楚”就是一个观念鲜明、突出地呈现在专注的心灵之前，其内容能被心

灵直接而充分的把握。如同一个物体在充足阳光下、在适当距离内被严谨清晰地看到。“明白”则是该

观念的界限分明，其自身内容是单纯的、不刻字阿芬的，不存在任何混淆。一个观念如果是“清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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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么这一观念对理性心灵而言就具有了不证自明、不可怀疑的确定性。诸如笛卡尔的“我思”“三角

形有三条边”等一旦被心灵领会，其自身就是不证自明的。 
同时，“清楚明白”还完美的体现在理性直观的认知活动之中。直观是“纯净而专注的心灵”对简单

事物本质间的必然联系的瞬间的、直接的把握，是无需中介的。可以说，“清楚明白”是直观的一个结果

特征，也是判断一个观念是否值得被直观接纳的标准。笛卡尔还严格区分了“清楚明白”与感官和想象。

前者是理性之光的产物。感官经验是生动但不可靠的，想象则是可以构造不存在的事物，两者都不是确

信无疑的。 

3.2. 知识体系构建的保障 

“清楚明白”这一标准诞生于普遍怀疑，在“我思故我在”这一第一原理中得到确证和运用。同时

它还贯穿于理性演绎的全过程，确保了从简单真理推导出复杂知识体系的可靠性。笛卡尔进行普遍怀疑，

目的在于扫清一切不确定的存在，为整个知识体系奠定不可动摇的根基。在怀疑一切的过程中，笛卡尔

发现的唯一不可怀疑的事实就是“我在怀疑”这一活动本身，这一活动恰恰证实了它的存在。“我思故

我在”中的“我思”是最直接、最内在的存在，它以一种极其清楚明白的方式呈现给心灵：我无法怀疑

“我正在怀疑”，因为怀疑行为本身是不证自明的，这种不证自明正是“清楚明白”标准的完美体现。任

何观念或命题，只要能够像“我思”意义，被心灵以同样清楚明白的方式把握，它就具有同等的确定性。 
笛卡尔所追求的是一种类似几何学的知识体系，是从简单自明的公理出发，通过严格的逻辑步骤推

导出定理。这也就意味着，笛卡尔要求在演绎的每一个推理步骤中，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必须

被心灵清楚明白地把握。演绎的有效性，依赖于对每一步逻辑关系的直观的清楚明白性。在面对复杂知

识时，笛卡尔一般是将复杂对象分析为尽可能简单的部分，直到每个部分都能被清楚明白地直观。然后

再通过演绎，从简单部分的清楚明白的关系中，综合出对复杂整体的确定性知识。可以说“清楚明白”

既是分析的终点，也是综合的起点。“清楚明白”是笛卡尔为近代哲学点燃的理性之光的集中体现，它

代表了人类凭借内在理性，以严格的方法追求绝对知识的理性。 

4. 笛卡尔知识确定性追求的最终目的和当代意义 

笛卡尔对知识确定性的不懈追求，其最终目的不仅是为了构建一个无懈可击的理论体系，更是指向

了一个深刻的伦理与实践目标：引导个体通过理性的自我治理，活动心灵的宁静。 

4.1. 确定性作为意志自由的实践前提和理论归宿 

笛卡尔的哲学探索始于对一切既有知识的普遍怀疑，这一方法论行动的伦理前提正是人的自由意志。

个体之所以能够并且敢于怀疑一切权威、传统和感觉经验，是因为他拥有自主判断和选择的自由。笛卡

尔进行普遍怀疑并不是将其作为目的，而是解放意志、使其摆脱盲目服从状态的手段。个体能够通过怀

疑将判断的依据从外在权威收归于内在理性，从而为个体意志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知识的确定性能够引导自由意志正确实践。笛卡尔认为，错误不是源于例子本身，而是源于意志超

出了理智清楚明白认识的范围，对模糊不清的事物做出了仓促判断。因此，追求确定性的知识，就是为

了给自由意志划定清晰的活动边界。当意志严格现在在理性清楚明白揭示的范围内进行判断和选择时，

人就能避免错误，从而做出正确的行动。正如笛卡尔《谈谈方法》的第三条所说：“永远只求克服自己，

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愿望，不求改变世界的秩序。”[5]这意味着真正的幸福与安宁不在于掌

控自己无法控制的外部世界，而在于运用理性掌控自己的内心，使自己的心灵从焦虑、困惑中解脱出来，

获得持久的平静与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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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体性的确立与内在和谐 

在普遍怀疑中，理性自我成为了唯一不可动摇的基点。在认识论意义上，这确立了理性作为知识唯

一可靠的本源。在伦理意义上，这使得个体处于思维主体、自我负责的存在者地位上[4]。这里的自我不

再是依附于传统、教会或世俗权威的被动存在，而是一个能够凭借自身理性之光进行认识、判断和行动

的自主主体。对确定性的追求，正是对这个理性主体的能力和责任的确认与践行。 
通过理性构建确定的知识体系，也就是个体用理性来为纷繁复杂的世界和自身建立秩序[8]。当外部

世界的规律被理性把握为清晰分明的数学关系时，世界就不再是神秘莫测的异己力量，而成为可以被理

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预测的对象。而且，在对身心关系的理性认识中，虽然笛卡尔持二元论，但他

承认身心紧密互动，这有助于人理解并调节自身的情感与激情。在《论灵魂的激情》中，笛卡尔试图用

机械论和生理学解释情感，并强调理性对情感的判断与引导作用。当人理解了情感产生的自然原因，并

能用清晰的理性判断区分哪些欲望是合理的，哪些是盲目的，他就能更好地实现灵魂的内在和谐，避免

因激情失控而陷入精神痛苦。因此，追求确定性知识的过程，也是实现理性对内在生命治理、达成心灵

内在和谐一致的过程。 

4.3. 当代意义：在不确定的时代寻求理性的锚点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观点泛滥的时代，容易遭受各种相互矛盾的主张、片面的真相和情绪化

叙事的冲击，做出不正确的判断。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精神与方法能够提醒我们不被动接受任何未经批判

审视的信息，我们应当主动运用理性进行怀疑、分析和逻辑检验，从而筛选出相对可靠的知识基础，避

免被海量信息淹没和误导。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在认知上建立秩序，减轻因信息混乱导致的焦虑。其次，

传统价值体系式微，价值多元主义成为常态，个体在生活方式、道德选择等方面常常面临困惑与迷失。

笛卡尔的理性知识能让我们认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是向外寻找绝对的、现成的答案，而是向内运用

理性进行清晰的思考与审慎的判断，为自己确立生活的原则，在理性自律中找到生命的支点和意义。这

是一种积极的、建构性的主体性。 
同时，现代科技，尤其是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认知与控制能力。然而，技术理

性也可能导致人的工具化，使人情感淡漠、存在疏离。笛卡尔的最终目的提醒我们，所有对确定性和控

制的追求，其终极目的应是人的福祉与心灵的安宁。我们不应沦为技术或效率的奴隶，而应始终让技术

服务于提升人的理性判断能力、丰富精神生活、促进内在和谐这一根本目标。在利用技术应对外部世界

时，也需要培养内在的、反思性的理性能力。 

5. 结语 

笛卡尔对西方哲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从自己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出发，希望恢复理性的作用，重新

构建人类知识体系。其思想深受经院哲学思想的影响，但最终终结了经院哲学。由于信仰和理性之间的

矛盾难以调和，形而上学的根基不稳，笛卡尔不得不寻求一个具有确定性的存在来稳固哲学体系。在笛

卡尔那里知识是具有确定性的，但是究竟什么知识才具有确定性就很值得探讨，笛卡尔利用普遍怀疑的

方式得出一个原理“我思故我在”展开了他对知识确定的探索。“我思故我在”确定了“我思”的存在，

表明了人类要获得的真理必然是确信无疑的。继而他通过理性直观和演绎的方式证实了“知识确定性”

的存在，并用上帝的存在为“知识确定性”做最后的保证。他将人的理性同自由意志结合起来，使人能

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获得知识的确定性，建立一个新的人类知识体系，最终使人获得心灵的宁静。 
笛卡尔对知识确定性的追求，其最深层的驱动力与最终归宿是一种通过理性达成自我理解，实现心

灵的宁静与幸福的生活方案。它不仅一套认识世界的理论，更是一套安顿自我，正确与世界相处的实践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1033


浦冬丽，胡芳芹 
 

 

DOI: 10.12677/acpp.2026.151033 219 哲学进展 
 

智慧。在当代语境下，我们不在寻求笛卡尔的那种形而上学的、绝对的确定性。但他对理性清晰性的推

崇和对心灵内在秩序的追求，以及将知识最终引向个体幸福和安宁的伦理导向，仍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一个充满变化与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笛卡尔的遗产启示我们：真正的力量与平静，不在于掌控一切，

而在于清晰地认识自己能掌控什么，不能掌控什么，并以坚定的理性，在这两者之间划出明智的界限，

从容地生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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